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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是灰绿色的，呕吐出
的胆汁是灰绿色的，妈妈紧

锁的眉头是灰绿色的，亲戚
们仓促简单的午餐盒中也
是一片灰绿色。这哪里该是
属于他的颜色啊？可诅咒的
暴力，把权磊无情地封锁在
这可憎的灰绿色中。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更多大连人叫它肿瘤医院，
因为这个医院治疗癌症的
技术和手段一流。既然是肿
瘤医院，其“恐怖效应”也
异常显著。该院住院部的6
楼，外科病房，光线不太好，
走廊洞式向前延展着。大凡

外科病房，到了晚上几乎都
是“鬼哭狼嚎”般的恐怖世
界，因为麻醉药效已过引起
的无法忍受的疼痛，让这里
的病人只能选择用喉咙去
宣泄。不过，这里的病房，在
白天是静悄悄的，静得让人

感觉有些绝望。
两名保安在走廊入口

处把守着，盘问很细致，据
说这是警方的要求，毕竟，
如此严重的凶杀案后，需要
有严密的防护措施，好在记
者泰然自若的表情蒙骗了

他们。权磊的病房很好找，
620房间，因为只有这个房
间，在门玻璃上粘了一块旧
报纸，以阻挡外面探询的眼
光。当然，还有一个更显著
的标志，只有620房间的门
外，放着一张条凳，上面坐

着几个并不苍老但表情却
衰老的中年男女。

权磊在熟睡，脸笼罩在
一层晦暗中。房间有点闷热，
飘荡着一股菜汤味道。太小
了，这个极为普通的二人病

房，面积不过 8平米，窗台
上放着两个已经有些时日的

花篮和一个大纸盒，遮挡了
很大一部分阳光，凋零的花
发出一股闷闷的香味。两张
床之间是一个相当狭窄的过
道，权磊的妈妈以及两个亲
戚在另一张床边站起，收起
还没有吃完的午饭，空间一

下变得局促起来。
“还在睡。”妈妈轻声

说。这时，权磊皱着眉头向
外翻了下身，眼睛睁开了，
“看看，认识吗？”“啊，金
哥。”他的声音像是从一片
混沌中传出，马上，又深深

闭眼。
吊瓶里的药液缓缓滴

着，其它管子已经撤掉，不
过，因为凶手在腹部的那刀
不仅仅是捅进去，还顺势搅
了一下，权磊的肠子破损得
很厉害，现在依然靠外接瘘

排泄。权磊轻咳了一下，把
他身上盖着的已经有些认
不出本色的床单 （!"#

$） 和一床旧毯子掀了开
来，露出了一个塑料袋（%

&'），里面是褐黄色的粪
便。妈妈轻轻地为他盖好，

手顺便柔柔地抚着他的脸，

细心地擦着汗珠儿。
权磊的两手手腕、躯干以

及右腿被包裹得密密实实。尤
其是右手腕，以一种很夸张的
角度固定着，因为他的右手受
伤最为严重，垂直肌腱全部断
裂，不管恢复得多么好，将来
的手指功能都会受到影响。唯
一看得过去的只有左脚，它很

倔强地探出了被子，粗壮的 5
个脚趾直直地向上竖立着，似
乎在诉说主人昔日的强健和
豪迈。

护士推门进来，递过一支
体温计，他的妈妈接过去，摸
索着给儿子放在了腋下，手就

再不肯离开儿子的脸庞了，眼
眶里贮满了热热的液体，努力
睁大眼，尽力不让它们滴落。
权磊还是很难进食，其实嘴已
开始馋了，“跟我们说了很多
想吃的东西。”但他实际上吃
不下什么，仅仅两口稀饭，就

引发了他的剧烈呕吐，“胆汁
都吐出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权磊清醒
了。“刀口疼吗？”“刀口不

疼，就是肚子绞劲儿疼。”他用
力睁大眼睛。“这事既然发生

了，就别想那么多，好好养伤，
你的身体好，养好了伤以后踢
球一点问题都没有。”权磊缓
缓点头，“我明白。”眼圈中透
出整个脸上唯一的生机色：玫
瑰红色。

其实他们从来都不提未来，

无论谁都刻意回避这个词儿。忙
起来时想不到，闲下来时又不愿
想。这个本来在经济上相当困窘
的家庭，因为权磊在球场的闪光
而突现曙光，然而，现在一切又
都黯淡下去。治病需要一大笔
钱，而以后呢？以前，权磊是全家

人的希望，未来，很可能家人们
才是权磊的希望。

突然，权磊开始剧烈地弓
起身子，全身因为疼痛而抖动
着，甚至连头发都颤栗起来。记
者不忍再看，扭头走出了房门，
权磊的爸爸站了起来，礼貌地

说要送别，但多日精神和体力
上的折磨，让这个原本很精神
的中年男人罩上了一层疲惫的
黯色，“多谢。啊，谢谢。”他的

嘴唇嚅动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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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 *+）国际

足联（FIFA）18日公布了最
新一期各国家队（地区队）的
排名，巴西队虽然保持了第一
的位置，但比第二名意大利队
仅多20分。中国队名次上升
四位，排在第87位。

意大利队由于在2008年

欧锦赛的预选赛中获胜猛增

66分，排位上升到第二位，法
国、阿根廷、英格兰、德国、荷

兰、捷克、葡萄牙和西班牙队分
列第三到第十位。

亚足联下属的球队中，排名
靠前的是澳大利亚队 （, !"

-）、伊朗队（, #! -）、日本
队（, $% -）和韩国队（, $&

-）。国际足联下次排名将在
11月22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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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一直有消
息说，国奥队新任主帅杜伊科

维奇将于昨天抵京，但我们始
终未能见到这个塞黑老头。随
后，杜伊的好友、国安队守门
员教练托米奇告诉记者，杜伊
科维奇将于明天早上抵京。

虽然中国足协内部人士

一直表示杜伊科维奇将于 18
日抵京，但托米奇却笃定地

表示：“据我所知，杜伊科维奇
会在周五早上抵达北京。”不过

托米奇表示，他也并不完全掌
握杜伊科维奇的行程，比如航
班号，“我是通过其他朋友得到
这个消息的，他也是从杜伊科
维奇的经纪人那里听说的。如
果没有意外的话，20日上午你
们就能在机场见到杜伊科维奇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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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场胜利来说再见。”
———这是在本赛季最后一个主

场比赛之前，南京有有队定下
的唯一目标。随着河南建业的
提前冲超以及湖南湘军降级几
乎成为事实，本赛季中甲联赛
的悬念也只剩下了最后一
个———浙江绿城和广州医药谁
将紧随河南建业的步伐冲超？

在上周遗憾负于浙江绿
城之后，南京有有将在本周主
场迎战广州医药，这场比赛的
结果将会直接决定最后一个
悬念何时解开。对于有有来
说，最后一个主场比赛，从俱

乐部到球 队 都 只 有 一 个 目
标———3分！

昨天下午的训练结束后，俱
乐部总经理李勃召集球队教练
组召开了工作例会，对上周的比
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李勃说，
对有有来说，按照职业原则行事
是基本道德，永远不会放弃赢得
比赛。在双方本赛季的首次交手

中，有有依靠肖智的一次反击击
败对手，这也是广州队本赛季唯
一一次失利。此番回到自己的主
场，广州要三分冲超，但胡云峰

表示：“我们要在主场答谢南京
球迷。” :ABC 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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